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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绿色发展“新生态”

株洲将打造全省首个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展示基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通讯员/崔林

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株洲的生动实践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2011 年 3 月 21 日，习近
平总书记到我市湘江风光带考察
湘江综合治理工程的周边区域，今
年是十周年。为展示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在株洲的生动实践，株洲
市生态环境局、清水塘投资集团携
手在清水塘片区创建全省首个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展示基地，
形成“两山”理念发源看安吉，实践
成果看株洲的效果，打造一批有株
洲特色的生态环境系列文化产品，
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对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果展
示基地由两个项目组成。一是生
态环保文化主题大楼。整个大楼
由互动式展厅（100平方米）、环保
信息咨询中心（220平方米）、前厅

（112平方米）、一二三层过道（370
平方米）组成，主要通过声光电等
形式展示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发
展历程。二是清水塘生态文明主
题公园。在生态环保文化主题大
楼前公园内，通过设立宣传板、标
识、雕塑、照片墙等展示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在株洲的生动实践。

生态文明理念
贯穿各领域

“只有不断增强市民守护生
态文明的自觉行动意识，才能科
学推动‘两山’理念实现转化。”市
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在探索“两山建设”
的过程中，株洲市持续塑造自身
生态文明城市品牌，打造生态文
明成果展示的重要窗口。市生态
环境局通过在全省率先出台《株
洲市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指导
意见》，并在全省率先完成“四严
四基”试点任务，为全省生态文明
宣传教育制度体系的建设探索了
路径、打造了样板，获得生态环境
部的肯定，典型经验在全国推介。

市生态环境局先后承办全
省、全市“6·5”环境日主场活动，
全方位、深层次展示了株洲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形成了《蝶变》《生
态文明之歌》《光荣与梦想》等一
大批极具株洲特色的生态环境文
化产品。大力开展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六进”活动，覆盖群众达
200 万人。此外，为株洲争取到

“中国绿水青山典范城市”称号，
在省环保督察“回头看”期间，被
上级通报宣传工作成效全省第
一。

打造生态文明成果
展示重要窗口

清水塘老工业区是株洲生
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在这
15.15平方公里内，数百家冶炼、
化工厂陆续布局，曾创造了160
多项全国第一，工业总产值一度
占株洲的30%以上，累计向国家
上缴税收近 500 亿元。在为国
家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
时，这里“三废”排放量曾一度占
全市的2/3，2003年、2004年株
洲也因此连续两年被列入“全国
十大空气污染城市”。

为摘掉头上的“黑帽子”，株
洲市委、市政府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和意志，打响了清水塘老
工业区搬迁改造攻坚战，安排
200多名党员干部常驻一线、挂
图作战。到 2018 年底，包括中
国企业 500 强之一株洲冶炼厂
在内的 261 家企业全部关停搬
迁到位，3万职工、3万居民得到
妥善安置。株洲在绿色转型方
面为全省乃至全国贡献了株洲
智慧、打造了株洲样板。

同时，株洲积极培育新动
能，16 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加快建设，轨道交通、服饰产业
过千亿，一批过 20 亿元、50 亿
元、100亿元的重大项目竣工投

产，基本形成了现代绿色发展
产业体系。2020年在新冠疫情
影响、清水塘老工业区大批企
业关停的背景下，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4.1%，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9.7%，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13.7%，增速均居全省
前列。株洲实现了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两不误、两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工作不能是“独角戏”，必须借
势借力，打造一批极具特色的
生态环境文化产品，吸引社会
各界力量共同参与进来。在

“两山实践”探索中，株洲特别
注重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生
态环境实时监管“一张网”，将
守护绿水青山纳入全时全域管
理范畴；将生态与经济、社会、
文化及地方治理有机整合，推
动区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更
趋现代化。

昨日的签约仪式上，双方表
示，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成果展示基地为试点，挖掘生
态文化特色，总结探索可复制、
可推广的基层生态文明成果建
设模式，让越来越多的普通居
民享受生态文明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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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
市生态环境局、市清
水塘投资集团举行合作
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携手
创建全省首个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成果展示基地，预计年
底建成。基地将通过声光电等
形式展示株洲市生态环境保护

发展历程，构建绿色发展“新
生态”。

这个夏天，我独自站在飞来石山
顶上，仔细地观赏它。

我好奇地看着这三块形态各异
的巨石，它们紧紧地拥抱着，似乎舍
不得分离，因此，就成了巨大的一
堆。它浑身呈棕铁色，冷静地看着这
个世界。

据说，本来它的体形还要大一
些，却遭遇了不幸，在大炼钢铁的年
代，它被人们残酷地敲打着，至今还
可见累累伤痕。当时，人们头脑发
热，误以为把它取走，也是可以炼钢
铁的，因而，叮叮当当地挥锤击打，所
以，让它的体形变瘦了，也变丑了。
尽管如此，它仍然保持着3.9米的个
子，身材则较为粗大，竟为13.8米，需
要八九个大人手牵着手，才能勉强将
它围抱。现在，它像一只被驯服的棕
色的狮子，雄踞在雨母山之上，眼睛
呢，却一眨不眨地傲视着来来往往的
游人，以及那层层叠叠的山峦。

关于它的传说，当然是人们发挥
丰富的想象力，虚构出来的——说它
是从南岳衡山飞来的——给它蒙上
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让人惊叹的是，几千年的风雨雪
霜，竟然没有让它风化多少，或萎缩
多少。它仍然是那样坚硬无比，似是
要跟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抗衡。如
此看来，它是决心要抗衡到底的，因
为它们是那样紧紧地抱成一团，其脸
色是坚毅的，其体魄是结实的。许多
年来，居然没有流露出一丝妥协的神
色。

其实，它应该属于陨石，是千百
年前，从天空降至人间的。

望着这个大石堆，我不由生疑，
难道它会单枪匹马地冲向人间吗?初
次来到陌生的人间，它难道不会聚集
许多的兵马吗?如果有许多的兵马，
那么，它是否还有许多同伴呢?它不
可能就这样孤零零地从天而降吧?所

以，它一定还有许多的同伴。它们悄
悄地定于某个适当的时间，然后，突
然挟电持火，威风凛凛，呼啸地扑向
这古老的大地，莽撞地冲向这多彩的
人间。如果仅仅靠着眼前的这堆巨
石，应该是没有这么大的勇气，懵懵
懂懂地来到人间。

据说，有人对它的到来，产生了
许多怀疑，怀疑它不会也不应该没有
同伴，所以，经常在这树林茂密的大
山中苦苦寻觅，寻觅那些被人们遗忘
的飞来石。后来，他终于找到了一些
它的同伴，只不过比现在展现在人们
眼前的陨石细小了许多，其体形是无
法相比的。

想想，在若干年前，它们一起从
遥远的天空中飞速降落，途中饱经风
雨霜雪的冲刷，经受着巨大气流的摩
擦，哪怕是再坚固的身子，也会无奈
而渐渐地变小了，甚至于痛苦地分裂
了，然后，纷纷地掉落在不同的地

点。它们虽然都掉落在起伏的雨母
山，而现在，却只能遥相呼应而已，很
难再见面了，更不能够像在天上出发
时一样，结为一个整体了。

而它们的待遇，又是如此的悬
殊。像眼前这三坨大陨石，已成了一
个极受欢迎的景点 ，让无数的游客
前来观赏、赞叹，以及遐想。而且，人
们还会给它想象出一些有意思的故
事，这就让它们变得神奇起来。而散
落在周边的那些小陨石，就只能寂寞
地躺在泥土里了，让枯黄腐败的树叶
轻轻遮掩，让各种虫子或野物慢慢践
踏，极少能够得到人们惊诧的目光
了。

连绵起伏的雨母山，你充满了无
限的温柔，也充满了莹莹绿色，却让
人们觉得少了一点什么。而有了这
罕见的陨石的到来，你便有了刚柔相
济的性格，也便有了丰富的色彩。

（原载《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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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刊

我一眼就看上了这片湖水。
汽车爬高已经力不从心的时候，

车头大喘一声，突然一落，一片巨大
的蓝色冷不防冒出来，使乘客们的心
境顿时空阔和清凉。前面还在修路，
汽车停在大坝上，不能再往前走了。
乘客如果还要前行，欣赏蓝色水面那
一边的迷蒙之处，就只能收拾自己的
行李，扛住自己的疲惫，到水边去找
船。这使我想起了古典小说里的场
面：好汉们穷途末路来到水边，幸有酒
保前来接头，一支响箭射向湖中，芦苇
泊里便有造反者的快船闪出……

这支从古代射来的响箭，射穿了
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民国新中国，疾风
嗖嗖又余音袅袅，把我嗖地一下射晕
了头——我今天也在这里落草？

我从没见过这个水库——它建
于七十年代中期，是我离开了这里之
后。据说它与另外两个大水库相邻
和相接，构成梯级的品字形，是红色
时代留下的一大批水利工程之一，至
今让山外数十万亩农田受益，也给老
山里的人带来了驾船与打鱼一类新
的生计。这让我多少有些好奇。我
熟悉水库出现以前的老山。作为那
时的知青，我常常带着一袋米和一根
扁担，步行数十公里，来这里寻购竹
木，一路上被长蛇、野猪粪以及豹子
的叫声吓得心惊胆战。为了对付国
家的禁伐，躲避当地林木

站的拦阻，当时的我们贼一样昼息夜
行，十多个汉子结成一伙，随时准备
闯关甚至打架。有时候谁掉了队，找
不到路了，在月光里恐慌地呼叫，就
会叫出远村里此起彼伏的狗吠。

那时这里也有知青落户，其中大
部分是我中学的同学，曾给我提供过
红薯和糍粑，用竹筒一次次为我吹燃
火塘里的火苗。他们落户的地点，如
今已被大水淹没，一片碧波浩渺中无
处可寻。当机动木船突突突地犁开
碧浪，我没有参与本地船客们的说
笑，只是默默地观察和测量着水面。
我知道，就在此刻，就在脚下，在船下
暗无天日的水深之处，有我熟悉的石
阶和墙垣正在飘移，有我熟悉的锅灶
和门槛已经残腐，正在被鱼虾探访。
某一块石板上可能还留有我当年的
刻痕：一个不成形的棋盘。

米狗子、骨架子、虱婆子、小猪、
高丽……这些读者所陌生的绰号不
用记忆就能脱口而出。他们是我知
青时代的朋友，是深深水底的一只只
故事，足以让我思绪暗涌。他们三十
年前从这里飞鸟各投林，弹指之间已
不觉老之将至。但他们此刻的睡梦
里是否正有一线突突突的声音飘过？

巴童浑不寝，夜半有行舟。这是
杜甫的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
声到客船。这是张继的诗。独行潭

底影，数息身边树。这是贾长江的
诗。芦荻荒寒野水平，四周唧唧夜虫
声。长眠人亦眠难稳，独倚枯松看月
明。这是《阅微草堂笔记》中俞君祺
的诗……机船剪破一匹匹水中的山
林倒影，绕过一个个湖心荒岛，进入
了老山一道越来越窄的皱折，沉落在
两山间一道越来越窄的天空之下，我
感觉到这船不光是在空间里航行，而
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画廊里巡游，驶
入古人幽深的诗境。

我用手机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在柴油机的轰闹中听不太清楚，只听
到他一句惊讶：“你在哪里？你真的去
了八景？”——他是说这个乡的名字。

为什么不？
“你就打算住在那里？”
为什么不？
我觉得他的停顿有些奇怪。
融入山水的生活，经常流汗劳动

的生活，难道不是一种最自由和最清
洁的生活？接近土地和五谷的生活，
难道不是一种最可靠的生活？难道
不值得羡慕和祝贺？我被城市接纳
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
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但城市越
来越陌生了，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
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
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
八卦新闻中与我格格不入，哪怕看一
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

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
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
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
现代钢铁鼠疫，还有高墙上长满空调
机疙瘩的现代钢铁麻风，更让我一次
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
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
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
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

“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酒吧里的
男女们疲惫地追问，大多找不出答
案。就像一台老式留声机出了故障，
唱针永远停留在不断反复的这一句，
无法再读取往后的声音。这些男女
通常会在自己的墙头挂一些带框的
风光照片或风光绘画，算是他们记忆
童年和记忆大自然的三两存根，或者
是对自己许诺美好未来的几张期票。
未来迟迟无法兑现，也许永远无法兑
现——他们是被什么力量久久困锁在
画框之外？对于都市人来说，画框里
的山山水水真是那样遥不可及？

我不相信，于是扑通一声扑进画
框里来了。

（原载《天涯》杂志）

湖面
山居心情之一

韩少功

雨母山上飞来石
姜贻斌


